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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晨辉：科技大家热议屠呦呦获诺奖——

喜悦之余需要哪些清醒思考

自从85岁高龄的屠呦呦摘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成为中国大陆首个获此奖的科学家，围绕在她身边的话题便纷至沓来，这其中又以她本人“三无科学家”的身份，和诺奖在科学界至高荣誉之间的反差最受瞩目，成为人们观察我国科技界弊病的一个切入口。
    如今，这一讨论还在继续。10月8日，国庆假期后的首个工作日，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即在北京举行，这一由中国科协组织的活动除了邀请到屠呦呦本人和多位科技管理部门的领导外，还不乏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北京大学教授饶毅等一线科研代表。

    当天的座谈会并没有停留在道贺的层面上，在向屠呦呦先生表示祝贺之余，面对这个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科技界“大喜的事件”，与会的科学家保持着一种相对冷静的姿态，正如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在现场发言时所说的，“在大喜的日子里，我们更应该保持一分清醒，毕竟，中国科技需要有一分重新的思考”。

    不要因为得奖，就说基础研究不重要了
    在贺福初眼中，中国科技需要重新思考基本两个方面，一是屠呦呦获诺奖所体现的“三中”——是中国大陆第一个本土科学家获诺奖，是中草药第一个世界级的大奖，是中医科学院的第一个世界级的奖。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诺贝尔科学奖，体现了我国科技的进步和跃升。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无论是中草药，还是中医科学院，过去可能都是名不见经传的研究领域和单位，但是恰恰是在这些不被关注、不随大流的地域、领域和单位、群体、团队乃至个人，却有可能出现类似获诺贝尔奖的“奇迹”。

    贺福初说，这就给我国的科技政策和科技格局带来一个认识上的挑战，即并非只有在热门的领域、热门的方向、热门的地域，我们才能创造举世闻名、永载史册的成就，我们要不拘一格地选择方向、选择课题、资助人才，“不在于发了多少文章、得了多少荣誉，关键在于它的独到和精到”。

    这一点施一公也有同感，最初听闻屠呦呦获诺奖的消息，他激动之余，也泛起了一种复杂的心情，这种心情便事关当下的科技体制机制弊病——科技评价一刀切。说到这里，施一公顿了顿说：“一说起科技体制，可能有人就会说我要抨击科技体制，恰恰相反，我希望我们媒体也好，每个人发言也好，不要走极端，就像我们的科技评价一样，不要一刀切，不要（批判了）一种模式，然后完全走向另一种模式。”

    以青蒿素为例，施一公说，这项成果得益于集体攻关，是屠呦呦先生带着研究组协同作战。这种科技攻关模式过去适用，如今在有些领域还同样适用，但有些领域则未必。比如对于基础研究，施一公说：“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这次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奖，就反过来说基础研究不重要了，这就叫因噎废食。”

    但现实中仍存在一刀切的科技评价体系，而且往往是用一种评价标准衡量不同的领域和学科，甚至医生晋级，都需要没完没了发文章，这是施一公所不能理解的。他也因此呼吁，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要允许多种科研评价标准并存，要实事求是，根据不同领域设定不同的评价标准。

    集体和个人的贡献如何评价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同样是关乎评价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沈岩提及了另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集体和个人贡献的评价问题。

    在沈岩看来，诺贝尔医学奖授予屠呦呦先生，是对其个人在青蒿素研究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的一个肯定和奖励，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正如屠呦呦本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多次提到的，青蒿素研究成功是研究集体多年攻关的成绩，青蒿素获奖是中国科学家集体的荣誉。尽管如此，有关屠呦呦获奖的“个人与集体”之争仍闹得沸沸扬扬。

    这给了沈岩一个期待，希望通过这件事情，科技界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作出很好的探讨，尤其是所谓需求导向和科学家自由探索之间的关系。他说：“集体的科技成果，和个人在里面作出最重要的贡献，我们如何来评价，这正是科技评价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今后深入探讨和思考。”

    当天，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谈到了自己对于成果评价的认识，他说，原创性是科学研究的灵魂。屠呦呦先生继承了前人的智慧，这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另辟蹊径可能更为重要，青蒿素的成果是起源于传统的中药，但是成功于现代科学。“屠先生是学药物化学的，她把传统医学和药物化学有机的结合，才产生这样一个重大的突破。”

    他也表示，屠先生得奖，给中国科技界很大的鼓舞，提升了中国科技界的自信心，但是光有自信心还不够，更为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理念和价值观，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科技生态环境。

    而根据诺贝尔奖历年的获得者经验来看，科技生态环境良好与否，很大程度在于科学家是否被鼓励和激励做一些自由探索。

    在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看来，联合攻关、协同创新的精神和模式如今依然不过时，但是他仍希望，在合作的同时，可以更加注重个人的聪明才智，更加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把集体和个人的作用结合好。他说：“特别在举国体制条件下，如何发挥两方面的积极性，这恐怕也是中国的特色，也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也是我们得诺奖的一个启示。”

    鼓励一个科学家一生就做好一件事
    科技部副部长侯建国今天也表示，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科学家个体的聪明才智，发挥科学家个体的作用，同时也要提倡合作的精神，提倡协同研究的科研文化和环境氛围，面对复杂艰难的问题，只有发挥学科交叉、知识互补的作用，才能获得更大的科学上的突破。

    当然，任何重大的科学成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如施一公所说，不管是科技体制，还是科技经费支持方式，现在的情况都和40多年之前大相径庭。但对于科技界来说，不变的是，优秀的科学家一定要能坐得住冷板凳，无论是做什么样的研究，做基础研究也好、应用研究也好，都需要沉下心来。

    但如今，我们缺乏一个能够静下来心做学问的环境，这其中有科技评价的问题，也有整个科技体制的问题。

    李静海说，科学家在选准方向以后长期坚持是特别重要的，屠先生从发现青蒿素，到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的用药经历了40年，从那个时候起到今年获奖又经过了10年。但实际上，至今这项研究也没有完全告终，青蒿素抗疟的机理仍然不太清楚，因此，从青蒿素抗疟的机理的揭示，进一步发展为对整个药物设计的理论和方法的推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这就需要鼓励一个科学家一生就做好一件事情。

    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前院长巴德年院士也呼吁，国家应该采取有效措施，既组织一个相当规模的队伍，干大事，又对年轻人给予一定的支持，让他们快速成长，能够沉下心来。

    当天，屠呦呦先生发言时，除了复述青蒿素的研究过程，只谈及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年轻人的。她说，自己获得诺贝尔奖后尚有一个心愿，即当前国家正在深化改革，希望能够建立新的（合理的）激励机制，把年轻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和实力。屠呦呦说：“诺贝尔奖如今来（中国）了，母校北大的院长带着很多年轻同志来看我，昨晚清华也来了学生会的同学，都很年轻，有的还不是学医药的，可见现在的年轻人多么想奋发图强。我的年纪已经大了，所以衷心希望能有一个完善的激励机制，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世界和中国作更大贡献，做更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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